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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阮籍的其他作品相比,《首阳山赋》并不著名,但其创作的时间节点和内容都反映了它在阮籍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它不仅

是阮籍从仕态度转变的标志,也是他对儒家思想产生怀疑的一个标志。纵观此赋创作前后阮籍思想上的转变,笔者认为《首阳山赋》在阮籍思想

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键词] 阮籍；《首阳山赋》；思想转变 

 

《首阳山赋》是阮籍正元元年秋后的赋作,在此赋创作前后阮籍的身

心经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元元年是高贵乡公曹髦的第一个年号,也

是魏齐王曹芳的 后一个年号,这一年在曹魏政权的衰亡史上是非常重要

的一年,作为曹魏臣民,阮籍看着司马氏夺取政权的野心一步步暴露,其内

心不受触动应是不能的。《首阳山赋》作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

其赋中透露出压抑痛苦挣扎的情怀,并一度表现出对他一贯推崇的伯夷叔

齐的怀疑,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1 从阮籍的仕途经历看《首阳山赋》的创作契机 

阮籍一生的仕途经历有明显的分期,33岁(公元242年)之前阮籍并未

出仕,公元242年阮籍首次出来做官,这次做官带有强迫性质。“太尉蒋济闻

其有隽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日‘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英

豪翘首,俊贤抗足。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负薪疲病,足力不强,

补吏之召,…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

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
[1]
公元247年,曹爽辅政,欲召籍为参

军,因以疾辞。此年,大将军曹爽专擅朝政,多树亲党。公元249年正月初六,

司马懿趁当时的皇帝,魏齐王曹芳率领曹爽诸兄弟前往高平陵祭祀魏明帝

曹睿时发动高平陵政变,正月初十,司马懿以谋逆反叛之名诛杀曹爽,并夷

其三族。同时被夷三族的还有曹爽的近臣：“正月,收曹爽及其弟中领军义,

武卫将军训,尚书何晏、邓飏、丁谧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司农桓

笵,皆下狱,劾以大逆不道,与黄门张党俱夷三族。”
[2]
高平陵之变以司马氏

取得绝对胜利而告终,但朝局不乱,四海皆安,“王淩之子广曰：何平叔虚

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競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

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

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
[3]
此次事变之后曹氏

宗室力量薄弱,已无力与司马氏集团抗衡,司马氏得以完全掌握政权,向日

后篡权夺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此年四月阮籍为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司

马懿死后又担任司马师的从事中郎直到254年。这便产生了两个问题：一

是同为正始名士的阮籍因何躲过了司马氏诛杀？二是一向避不就官的阮

籍缘何做了司马懿府中幕僚了呢？对此笔者有以下几个回答：阮籍没有被

杀,其一是因为他名高于世；其二“阮籍名声甚大而与政权并无妨碍,杀

了既与当政者无所裨益,且蒙残害名士之恶名”；
[4]
其三阮籍必须承认司

马氏集团存在的合法性。这有三点可证：以司马氏对名士的高压政策看,

若阮籍不承认其存在,阮籍是绝对逃脱不掉被诛杀的命运；阮籍少侍儒

学,讲求仕宦,但他在33岁之前虽怀有济世之志,却从未出仕可以证明这

一点。同时司马氏集团在当时是得民心的：“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

繁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

而腹心不扰。”阮籍性格并不如嵇康那般刚烈,对司马集团虽有怨怼,但

并没有做出直接的反抗。他之所以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大抵跟他与司

马氏的特殊关系相关,如孙明君先生言“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

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也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

的小人,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

作关系。”
[5]
 

《首阳山赋》创作前后阮籍对于从政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度,在其

创作之前,阮籍仅有两次出仕经历,且两次均为被迫做官。但在此赋创作

之后,阮籍对于从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他积极求官,并在此后长期

浸润于庙堂。但阮籍绝对不是一个毫无政见,是非不分的糊涂人。作为

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对于司马氏的专断残暴和勃勃野心是看在眼里

的,之所以与司马氏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与他自身性格的软弱有一

定关系,因而他没有公开站在曹氏集团一边而成为他的殉葬者。所以才

会在《首阳山赋》的第一段中表现出痛苦挣扎、无所适从且无所依傍的

孤独心理。 

2 从“首阳山”意象来解读阮籍创作《首阳山赋》前后的心灵

转关 

“首阳山”意象得源于《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其中记载：武王伐纣,

伯夷兄弟表示反对,批评周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

君,可谓仁乎？”
[6]
后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对此司马迁赞其“积仁

洁行”,孔子赞其是“求仁得仁”。在《首阳山赋》创作之前“首阳山”意

象曾多次重复出现在阮籍的作品中,他的《咏怀诗》对“首阳山”意象的

引用尤多,且均表现出阮籍对伯夷叔齐二人义不食周粟的高洁品行的称

赏。但阮籍在《首阳山》赋中却一反常态,对自己一向推崇的伯夷叔齐产

生质疑： 

“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 

作者说到伯夷兄弟置自己的生命而不顾,竟然将世人的赞誉和诋毁

当做生命意义的法度。很明显的,阮籍对于伯夷兄弟这种重名而轻生的

做法不予苟同,名于他来说已不如命来得珍贵。在后期的阮籍看来,一个

人的生命远远比他在俗世的浮名重要。正始以后,魏晋禅代,司马氏集团

打着名教的幌子,罗织罪名,诛锄异己,把名教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人们被迫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做出选择。“从深层含义看,这种选择反映了

在魏晋禅代这个历史时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

地步,险恶的政治环境迫使人们或者放弃理想与现实妥协,或者坚持理

想与现实抗争…阮籍与嵇康的玄学思想不能不从自然与名教相结合演

变为自然与名教相对立。”
[7]
所以阮籍才会一反常态,对伯夷兄弟的行为

产生质疑,这是作者对儒家思想的质疑,也是为自己在乱世宦海中浮沉

找的说辞。如赋中 后一句所说“苟道求之在细兮,焉子诞而多辞,且清

虚以守神,岂慷慨而言之”,如果道所求的是微贱无闻,那为何二子要放诞

妄谈,姑且清净虚无静守精神,何必情绪激昂而评论述说呢。他在与原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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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痛苦挣扎的自己达成和解,与儒家的君臣之道和自己 初的济世之志在

做告别,他再也不愿标举伯夷叔齐的楷模作用,也不愿再慷慨的去评说世

事,笔者认为这一写法可以作为《首阳山赋》在阮籍心灵裂变过程中所起

的界碑作用的一种佐证,因为无论阮籍内心是如何的不甘愿,但至少在表

面上他是倾向于司马氏一边了。他试图回避现实,摆脱政治漩涡,但已是不

可能了。 

3 从阮籍的思想分期看《首阳山赋》的特殊地位 

阮籍一生的思想颇为复杂,此处只简略谈一下与《首阳山赋》有关的

问题。《晋书•阮籍本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

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政治形势的变化为阮籍思想的转

变提供了契机。他的志向由原来的济世转而为不与世事,政治上的这种转

变映射到思想上,就形成了阮籍思想的分期。阮籍一生的思想大致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两次大的转化。他早年崇尚儒家思想,志在用世,后来发生魏

晋易代的动乱,深感生命无常,因此采取了蔑弃礼法转到以隐士为志趣的

道家思想上来。这是一个粗略的说法,正始前期的阮籍并没有完全突破儒

家的思想框架,但有引老入儒的倾向,这一时段他的著作有《乐论》、《通易

论》,这是他思想中的第一个时期。正始后期,阮籍引老入儒,崇尚玄学,

作《通老论》,这是他思想演变的第二个阶段。正始之后也就是竹林时期,

阮籍摒弃礼法,反对儒学,追求个体的自由与逍遥,实现了自己思想上的第

二次转化,《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这一阶段他的

创作以赋为主,而赋正是他思想转变的印证。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陆机有“赋体物而浏亮”之句,

郑玄在注《周礼·春官·大师》中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由以上所见,赋之文体以铺陈写物为主,而阮籍的赋体文与之有所不同。

《首阳山赋》中作者描写了曹芳被废前后自己心中的矛盾痛苦,并对自己

一贯敬仰的伯夷兄弟进行了重新审视,这也是作者对自己信仰的再审视,

同时也是阮籍独特的赋体创作思维的体现。在他现存的诸多文体中,赋是

他用来批判现实的主要武器。阮籍现存的六篇赋的创作时间集中在249年

到255年之间,在这一时段,随着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斗争趋向白热化,

阮籍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都在经历一个剧烈而痛苦的转化过程,也就在

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寄情山水,饮酒谈玄。依高晨阳先生言：“正始末年,

曹氏和司马氏的斗争已经白热化,曹爽专擅朝政,排斥司马氏,司马氏趁机

反攻,终于在正始十年给曹爽党羽以致命打击,在这种形式下,“七贤”中

的主要人物对政治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8]
阮籍虽然在黑暗的社会现实

面前选择由儒入道,但儒家思想作为他个人的思想底色,一直没有被阮籍

彻底摒弃,在正始中后期,名教被破坏殆尽,成为争权夺利者屠戮士人的工

具,如《达庄论》中所说：“竞逐趋利,舛倚横驰,父子不合,君臣乖离”,

虽然阮籍对名教进行了批判,但他并未真正放弃名教。阮籍在正元元年,

也就是作《首阳山赋》的时候,他对圣者贤臣确实表现出了明确的怀疑,

也是在这之后,他一方面在司马氏集团中做个不图政绩的散官,另一方面

更加的酣畅不羁,处处表现的超然事外,求生的渴望与背离理想的痛苦相

互交织,昏沉颠倒的度完了他生命的 后时光。 

4 结语 

结合以上所说,正元元年,齐王曹芳被废,司马氏明目张胆的向篡权夺

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这使阮籍的心灵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他认清了

两朝易代之势不可逆转,但是为了保命也为了家族荣辱,他只能在司马氏

集团中苟延残喘。正元以后,阮籍无论在仕途上还是在个人行为上都表现

出了前所未有的放达任性,贱名贵生成了他思想的外在表征,由醉心于“自

然”与“名教”的结合转而为“自然”与“名教”的对立,但仍保留了自

己的 初的思想底色,分裂式的思想精神让他痛苦不堪,郁郁的走完了自

己生命的 后十年。《首阳山赋》作为他这一时期存留的作品,可以看作是

阮籍向他早期济世志向达成妥协的一个宣言书,在阮籍的思想转变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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